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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从超市里买回一袋速冻饺子
，

放在冰
箱里

。

她说我早晨上班赶时间
，

可以煮些饺子
吃

，

这样方便
。

我试着煮了一次
，

都是白菜肉
馅的

，

味道还不错
，

不由得感慨现在这社会分
工是越来越细了

，

连饺子都有人做现成
。

然而
，

我还是怀念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
的荠菜肉馅饺子

，

怀念我们一起在井坡上挖
荠菜

，

一起在家里包饺子的情景
，

那是多么温
馨的一幅画面啊

！

小时候
，

老屋的后面有一个井坡
，

坡下是
一口大井

，

水面有一亩田宽
。

井边的缓坡上有
个机房

，

里面安着抽水机
。

一些钢管
，

一节又
一节的合在一起

，

从机房一直伸到路边的沟
渠上

。

每到春耕时节
，

抽水机就会抽出白花花
的水去灌溉田地

。

农闲的时候
，

母亲会带着我们到井坡上
去挖荠菜

，

而父亲就在家里擀饺子皮
。

父亲在
北方当过几年兵

，

经常吃荠菜饺子
。

好在川西
坝子上也不缺这种野菜

，

母亲就经常给父亲
包荠菜饺子吃

，

连我们也跟着沾光了
。

一场春雨过后
，

井坡上满眼嫩绿
，

点缀着
一些不知名的野花

，

煞是好看
。

母亲提着篮
子

，

带着我们几个碎娃家
，

像工兵扫雷似的满
坡寻找荠菜

。

荠菜通常紧贴地面
，

舒展开绿中
略紫的叶片

，

叶瓣椭圆头
，

边缘锯齿型
，

中间
会抽茎开出小白花

。

由于正是第一场春雨后
的生发

，

每一棵荠菜都鲜嫩肥硕
，

叶片饱满
，

还有点点马齿苋相伴左右
。

我一刀旋下去
，

刀
至根断

，

残断处渗出清亮的菜汁
，

山野的清香
就立即沁入心脾

。

抖抖根须
，

用鼻子嗅嗅
，

那
种味道无法形容

。

提着篮子回家后
，

母亲将荠菜浸泡在水
里

，

洗落泥沙
，

摘净根须
，

除去杂质
，

然后汆滚
水

，

剁碎撒盐
，

淋香油
，

拌佐料
，

和肉馅
，

令人
垂涎欲滴的新鲜荠菜饺子馅就作好了

。

而这时
，

父亲通常也擀好了饺子皮
，

薄薄
的

，

圆圆的
，

一张张沾着面粉叠放在那里
。

我
们一家人围在大方桌边

，

吵吵嚷嚷地开始包
饺子

。

母亲还会教我们背儿歌
：

切切菜
，

擀擀
面

，

捏捏饺子捣捣蒜
……

母亲包饺子又快又
好

，

揭饺子皮
，

用调羹填馅
，

蘸水
，

捏拢饺子皮
一气呵成

。

而我就不行了
，

只能包出那种鸡冠
饺子

。

父亲还笑着说我在做记号
，

肯定鸡冠饺
子里面肉馅多

，

一会儿可得睁大眼睛捞老三
做的鸡冠饺子

，

整得我哭笑不得
。

饺子放在开水锅里
，

连掺三次冷水
，

又
连开三次后

，

就全部浮了起来
。

母亲早已给
每个人兑好了调料

，

辣椒油
，

酱油醋
，

盐巴
花椒面大蒜

，

还有白糖
，

一样都不能少
。

我
轻轻地一口咬开饺子

，

一股荠菜的清香就
溢满了整个屋子

，

赶紧把饺子吞下去
，

烫得
我直伸脖子

，

还得在胸前抹几下
，

才觉得舒
服点

。

父亲通常会用筷子一敲碗边
，

生气地
说

：“

你急什么
，

饺子还多
，

看你那吃相
，

丑
死人了

！ ”

我不敢还嘴
，

谁让母亲做的荠菜
饺子好吃呢

。

现在
，

我们居然连包饺子的过程也省略
了

，

包饺子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
。

过年回家
，

老屋后面的井坡不在了
，

全部填在了大井
里

，

现在成了庄稼地
。

我不知道
，

现在应该带
女儿到哪里去挖荠菜

，

而小时候母亲给我做
的荠菜肉馅饺子

，

也只能存留在记忆深处
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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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久远的事情了
，

似乎早忘记了
，

只是
因为报纸上关于救护一个婴儿的报道

，

唤起
了这一段回忆

。

那是
30

年前的事情
，

我和
200

名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
，

被招到延安
以南富县深山里的

“

延安军马场
”

当农场工
人

。

这个马场位于富县县城以西
30

多公里的
深山

，

原先叫任家台林场
，

1971

年被部队接
收变成军马场

，

山大沟深
，

树茂林密
，

在黄土
高原是一片罕见的林区

。

我在马场一大队的
干沟二连当了半年农工

，

调到场部当上了供
应科的保管员

。

场部多是从山丹军马局调来
的老职工

，

从延安抽上来的知青只有几个人
，

供应科除了我当保管员
，

还有两个外交部的
子弟当会计

，

一个是小刘
，

父亲原是在香港工
作的高级干部

，“

文革
”

中被秘密逮捕
，

杳无音
讯

。

小刘还保留着一些照片
，

香港半山的豪
宅

，

一身打扮如资本家的
“

少爷
”，

当时我就这
么想

。

另一个是小蔡
，

父亲是外交部机关事务
管理局的头头

，

据说全中国的好厨师都归他
爸管

，

只不过也靠边站了
，

否则小蔡不会当马
倌来呀

。

此外
，

场部办公室还有两个北京女知
青

，

他们先从北京到山丹军马场
，

从那边调过
来

，

长得也可以
，

对我们这些延安土八路不爱
搭理

，

所以
，

供应科就成了连队延安插队知青
到场部时落脚的据点了

。

聚到一起
，

没有饭局
，

但有酒有烟
。

烟是
我集腋成裘

，

攒的
，

汽车司机
、

拖拉机驾驶员
领材料时

，

都要递上一支烟
，

接过来
，

往笔筒
里一丢

，

一天就半筒
。

酒是场部加工队自酿的
包谷酒

，

每天酿出的新酒入库时
，

哥们儿从门
口经过

，

喊一嗓子
：“

热的
！”

用茶杯舀上半杯
，

这是常事
。

有朋自连队来
，

香烟管够
，

烧酒伺
候

，

漫天海聊
，

也真快活
。

酒加上烟再加上青
春二十的几个小伙子

，

聊到后来
，

就唱
《

三套
车

》、《

红莓花儿开
》，

天天如此
，

也没劲
。

五连
有个

“

眼镜
”

一次说
：“

我写诗
，

念给你们听听
？

好吗
？ ”

这人的诗写得真好
，

至少那时我认为
好

，

文绉绉
，

酸溜溜
，

情绵绵
，

听了心痒痒
。

小
刘笑了

：“

眼镜
，

哪儿抄的吧
？ ”

眼镜急了
：“

哪

能抄呀
？

以前有人当过知青吗
？

我这叫创作
，

懂吗您
？ ”

经过轮番审问
，

并以断烟停酒相威
胁

，

眼镜交代他有几本禁书
。 “

下次带来
！ ”

马
场实行的是大礼拜

，

十天才有一天休息
，

十天
后

，

眼镜来了
，

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
又黄的书来

：“

别让人看见了
，

了不得
，

封资
修

！ ”

可不是吗
？ 《

花间集
》、《

西厢记
》，

还有普
希金的

《

欧根
·

奥涅金
》

和其它一些小诗集
。

我
只记住了这三本书

，

因为这三本书最受欢迎
。

一下子
，

大家都写起情诗来了
，

我没有写
，

那
时

，

我的兴趣不在诗歌
，

而且也没有人需要我
的情诗

。

我记得
，

每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
“

情诗圣手
”

们
，

嘴上叼着一只大头烟斗
。

我看
着小刘想

：“

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香
港留给他最后一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

，

可惜烟
斗里装的是贫下中农抽的蓝花烟

。 ”

在这个
“

诗
社

”

存在期间
，

我只写过一首诗
，

应该说改写过
一首诗

，

就是长诗
《

欧根
·

奥涅金
》

里
，

达吉雅娜
给奥涅金的那封信

。

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
，

但这封信译得没文采
，

便动手重写了一遍
。

记得是在冬天
，

当时
，

马场的场部也发生
了一件中国式的爱情悲剧

：

场部一个司机
，

和家乡的一个姑娘恋爱
，

并且让姑娘怀上了一个孩子
。

这个女人离开
家乡来到马场

，

想在这里弄掉这个孩子
。

这女
人长得高头大马

，

天天在球场打球
，

又蹦又跳
又跺又跑

，

那孩子就是不出来
。

最后
，

孩子还
是足月生出来了

。

孩子降生那天
，

当父亲的司
机出车到西安去拉货去了

。

天降大雪
，

四野茫
茫

，

那女人自己给自己接生
，

用布包上孩子
，

爬上场部后面的山坡
，

在半山腰刨了个坑
，

把
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

。

当她从山坡走下来
，

被
邻居发现了

，

在人们的追问下
，

她只是放声大
哭

。

于是
，

一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
，

上了山
，

扒开土堆
，

在冰雪里埋了一个多小时的婴儿
，

居然还有口气
！

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院抢救
。

消息传开
，

想要这孩子的人多得在救护室外
排起了队

：“

这孩子命大
，

好养活
！ ”“

是个男
孩

！”“

一个钟头都冻不死
，

神了
！”

故事最后是
中国式的喜剧

———

出差回来的爸爸
，

二话不
说

，

把母女接回了家
，

然后从场部开出一张结
婚证

，

到处派送喜糖
。

我吃着喜糖
，

用诗句重写了达吉雅娜那
封信和

《

欧根
·

奥涅金
》

部分长诗
。

我从来没把
这件事当做我创作的开始

，

这件事后不久
，

延
安军马场撤消了

，

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
雪

，

悄然消失了
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
，

有那么一位不同寻
常的男孩儿

。

他很少与我们玩乐
，

只顾着安静
思考问题

。

老师曾悄悄告诉我们
，

他患有严重
的自闭症

。

当然
，

我不清楚自闭症是种什么疾
病

，

只是恍惚明白
，

那是一种不爱说话的毛
病

。

不过
，

他的成绩一直很是优异
，

这点
，

不
得不让我们心生叹服

。

每次考试过后
，

母亲总
是会拿着惨白的成绩单

，

碎碎地指着他的名
字唠叨

：“

这是谁家的孩子
？

真是懂事
，

老是考
第一

！”

每每听到此话
，

我都忍不住暗自愤慨
，

到底谁才是她的孩子
？

由此
，

我与他结下了莫名的仇怨
。

我以
为

，

这光是我一人的想法
，

后来在一次坏学生
联盟中

，

我才发现
，

原来在这个小小的校园
内

，

他竟无缘无故地结下了那么多仇家
。

我们盘算着
，

要好好报复他一下
。

当然
，

我们是很有计划性的
。

譬如
，

在行动之前
，

派

人好好地打探了一下他家庭背景
。

万一
，

他的
父亲或是母亲就在学校教书的话

，

我们便不
敢轻举妄动了

。

排除这个可能的话
，

计划就可
顺利进行

。

调查结果显示
，

不详
。

没有人知道他的父
母是做什么的

，

位于何处
，

这给了我们一个很
大的潜在的威胁

。

没有人愿意做带头羊
。

这个原本轰轰烈烈的报复计划
，

就这般
悄无声息的无疾而终了

。

很多天后
，

老师布置
了一项任务

———

上交最让你感动的一句话
。

很多人从书上抄了
。

我清楚地记得
，

自己
用精美的作业本

，

从
《

全国优秀作文选
》

上工
工整整地抄了一大段

。

他没有抄
，

看得出来
。

他交的是张纸条
。

几乎每个同学都因他纸条上的内容疯狂发

笑
。

他说
，

我的父亲在流汗
。

我站在讲台上
，

晃悠着他的纸条说
，

我们
大家都来改一个吧

，

你改个我的父亲在小便
！

我改个我的父亲在要饭
！

哈哈
，

押韵又工整
。

最后
，

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
，

一向性格温
和

，

寡言少语的他
，

第一次发了火
。

教室里
，

鸦雀无声
。

他步过走道
，

将已被众
人扯碎的纸片拾捡起来

，

一言不发
。

我永远记得
那个忧伤的神情

，

像一朵在春天凋零的山花
。

那段不知所云的话
，

竟然得了最高分
！

几
乎所有人都愤怒了

，

为老师的不公而呐喊
。

他
没有做任何解释

。

老师亦没有
。

很多个日夜后
，

我从一所三流大学毕业
，

因苦苦找不到工作
，

不得不跟随舅舅到工地
干苦力

。

汗流浃背的生活让我对童年的悠闲

无比向往
。

我时刻追忆
，

年幼的时光
。

烈日下
。

搬着砖块的舅舅含泪说
，

小弟老
是不吃早餐

，

给他的零花钱也舍不得用
，

舅妈
每次洗衣服

，

都能从他的口袋里搜出叠放齐
整的钱来

。

我问
，

干嘛不吃
，

这可不是一个好
习惯啊

！

舅舅你得督促他
，

他现在正是长身体
的时候呢

!

岂料
，

舅舅却哽咽了
，

说小弟说了
，

他挣钱
不容易

，

花着心疼
。

顿时
，

在一旁搅拌砂浆的
我

，

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仇家
。

那句
“

我的父亲
在流汗

。 ”

想想
，

当时调查不详的他的父亲
，

大
概与我同一职业吧

？

也只有这类职业
，

才能刻
骨铭心地让小弟

，

让他早早懂得生活的艰辛
。

懂得在虚度时光之时
，

刻刻怀想那位正在天
地间为你无怨无悔

，

默默流汗的老父亲
。

我的父亲在流汗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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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童年的记忆里
，

有那么一位不同寻
常的男孩儿

。

他很少与我们玩乐
，

只顾着安静
思考问题

。

老师曾悄悄告诉我们
，

他患有严重
的自闭症

。

当然
，

我不清楚自闭症是种什么疾
病

，

只是恍惚明白
，

那是一种不爱说话的毛
病

。

不过
，

他的成绩一直很是优异
，

这点
，

不
得不让我们心生叹服

。

每次考试过后
，

母亲总
是会拿着惨白的成绩单

，

碎碎地指着他的名
字唠叨

：“

这是谁家的孩子
？

真是懂事
，

老是考
第一

！”

每每听到此话
，

我都忍不住暗自愤慨
，

到底谁才是她的孩子
？

由此
，

我与他结下了莫名的仇怨
。

我以
为

，

这光是我一人的想法
，

后来在一次坏学生
联盟中

，

我才发现
，

原来在这个小小的校园
内

，

他竟无缘无故地结下了那么多仇家
。

我们盘算着
，

要好好报复他一下
。

当然
，

我们是很有计划性的
。

譬如
，

在行动之前
，

派

人好好地打探了一下他家庭背景
。

万一
，

他的
父亲或是母亲就在学校教书的话

，

我们便不
敢轻举妄动了

。

排除这个可能的话
，

计划就可
顺利进行

。

调查结果显示
，

不详
。

没有人知道他的父
母是做什么的

，

位于何处
，

这给了我们一个很
大的潜在的威胁

。

没有人愿意做带头羊
。

这个原本轰轰烈烈的报复计划
，

就这般
悄无声息的无疾而终了

。

很多天后
，

老师布置
了一项任务

———

上交最让你感动的一句话
。

很多人从书上抄了
。

我清楚地记得
，

自己
用精美的作业本

，

从
《

全国优秀作文选
》

上工
工整整地抄了一大段

。

他没有抄
，

看得出来
。

他交的是张纸条
。

几乎每个同学都因他纸条上的内容疯狂发

笑
。

他说
，

我的父亲在流汗
。

我站在讲台上
，

晃悠着他的纸条说
，

我们
大家都来改一个吧

，

你改个我的父亲在小便
！

我改个我的父亲在要饭
！

哈哈
，

押韵又工整
。

最后
，

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
，

一向性格温
和

，

寡言少语的他
，

第一次发了火
。

教室里
，

鸦雀无声
。

他步过走道
，

将已被众
人扯碎的纸片拾捡起来

，

一言不发
。

我永远记得
那个忧伤的神情

，

像一朵在春天凋零的山花
。

那段不知所云的话
，

竟然得了最高分
！

几
乎所有人都愤怒了

，

为老师的不公而呐喊
。

他
没有做任何解释

。

老师亦没有
。

很多个日夜后
，

我从一所三流大学毕业
，

因苦苦找不到工作
，

不得不跟随舅舅到工地
干苦力

。

汗流浃背的生活让我对童年的悠闲

无比向往
。

我时刻追忆
，

年幼的时光
。

烈日下
。

搬着砖块的舅舅含泪说
，

小弟老
是不吃早餐

，

给他的零花钱也舍不得用
，

舅妈
每次洗衣服

，

都能从他的口袋里搜出叠放齐
整的钱来

。

我问
，

干嘛不吃
，

这可不是一个好
习惯啊

！

舅舅你得督促他
，

他现在正是长身体
的时候呢

!

岂料
，

舅舅却哽咽了
，

说小弟说了
，

他挣钱
不容易

，

花着心疼
。

顿时
，

在一旁搅拌砂浆的
我

，

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仇家
。

那句
“

我的父亲
在流汗

。 ”

想想
，

当时调查不详的他的父亲
，

大
概与我同一职业吧

？

也只有这类职业
，

才能刻
骨铭心地让小弟

，

让他早早懂得生活的艰辛
。

懂得在虚度时光之时
，

刻刻怀想那位正在天
地间为你无怨无悔

，

默默流汗的老父亲
。

□

一
路
开
花

马场的诗社

每个人就像是穿越宁静夜空的一颗流
星

，

悄悄而来
，

匆匆而去
。

当我们离开这个世
界后的二三十年里

，

子女及亲朋好友会时常
想起我们

；

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的四五十
年里

，

子孙会偶尔提起我们
；

当我们离开这
个世界一百年后

，

不太可能会再有人记得我
们

。

我们连同我们的喜
、

怒
、

哀
、

乐
、

荣
、

辱
、

得
、

失一并彻底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
无踪

，

犹如智者所说
：

人生如零
！

即使是那些
被千秋万代载入史册的人们其实早就被粉
饰成了一个个的历史符号

，

远非活生生真实
的本人

。

人生如零
，

绝不能成为我们自暴自弃的
理由

，

相反
，

我们可以因此活得更从容
、

更豁
达

、

更勇敢
、

更豪放
、

更实在
、

更自然
。

人生如零
，

这个零也如阿拉伯数字中的
“

0

”。

它是一个圆圈
，

虽然都是一个圆
，

但可以
有不同的半径

。

心有多大
，

志有多高
，

脚步有
多踏实

，

半径就有多大
。

人生如零
，

这个零还像一个气球
，

气球吹
的大

，

世界会变得很拥挤
，

球与球之间容易产
生磨擦

，

要是不切实际地给气球充气
，

球很快
就会破裂

。

调节气球大小的是欲望
。

人生如零
，

这个零又像一片树叶
，

树叶的
形态各异

，

使得世界千姿百态
，

荣枯共存
，

树
叶只有吸足了营养

，

才能展现最美丽动人的
本色

，

美丽自己
、

美丽人间
，

吸取营养的方法
是学习

。

所谓失望
，

就是你苦苦等候的兔子来了
，

后面却还跟着狼
！
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最近
，

我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和我住
。

母亲
在山沟沟里住了一辈子

，

不但不认字
，

甚至连
普通话也听不懂

，

而在这里
，

人们交流都是用
普通话

，

肯定的
，

除了我
，

母亲连打个招呼的
人也找不到

，

她能住得下来么
？

可母亲来了一段日子
，

并没有对我说过
半句想回去的话

，

这让我暗暗窃喜
。

有一天早
上

，

我陪她到楼下的小广场散步
。

一会儿后
，

回去准备吃早饭
，

走到楼梯口时
，

上面刚好走
下来一个跟母亲一般年纪的阿婆

。

我认得这
是五楼李先生家的母亲

，

河北人
，

也是李先生
不久前才从乡下老家接来的

。

这时
，

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来了
，

母亲竟然
笑呵呵地冲李阿婆打了个招呼

：“

买菜呀
？”

自
然说的仍然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方言

。

我心想
，

母亲仍是改不了逢人必问的习
惯

，

可她忘了这不是在老家
，

对方是河北农村
的老太太

，

根本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
。

我预料
到李阿婆一定会毫无反应地走过去

，

丢下一
个尴尬给母亲

。

我正想用纯正的普通话把母亲的话翻译
一遍

，

李阿婆却已经在回话了
，

说的是河北
话

，

跟普通话相当接近了
：“

啊
，

对
，

买点菜去
。

您回来了
？ ”

母亲接着说
：“

是啊
，

刚才下来转了转
，

我

还没吃饭呢
。 ”

李阿婆含笑看了我一眼
，

问母亲
：“

这是
您儿子呀

？ ”“

是呀
，

我儿子
。 ”“

小伙子长得不
错啊

，

真有精神
！ ”

母亲谦虚地回答道
：“

哪里
，

跟他老头一个
样

，

黑炭木头一根
，

嘴巴贵着呢
，

见人不会叫
。 ”

李阿婆呵呵笑了笑
，

说
：“

我去买菜去了
，

回头见
。 ”

母亲说
：“

哦
，

好
。 ”

李阿婆一边往外走
，

一边回头又说
：“

有
空到我家玩呀

！ ”

母亲忙不迭点头
：“

哎
，

好好
，

有空一定
去

，

一定去
！ ”

李阿婆走了
，

母亲就转身抬腿上了楼
。

我
跟在后面

，

惊讶地张着嘴巴
。

这两个老太太
，

一南一北
，

各说各的
，

本来就好像鸡和鸭讲一
般

，

全不搭边的
，

可她们的交谈却又如此榫卯

相接
，

仿佛经过了我的翻译似的
。

回到家
，

我惊喜地问母亲
：“

妈
，

你听得懂
普通话了

？ ”

“

不懂
。 ”

母亲摇摇头
，“

一句也听不懂
。 ”

我更加惊奇了
，

兴奋地说
：“

妈
，

你听不懂
人家说什么

，

可你们刚才说的话
，

全都说对了
呢

，

一句也没跑题
！”

接着
，

我飞快地把两位老
太太刚才的交谈复述了一遍

。

母亲脸上带着笑意
，

轻描淡写地说
：“

这
有什么奇怪的

。 ”

“

怎能不奇怪呢
？

妈
，

你给我说说
。 ”

母亲说
：“

我看见她手里拿着菜篮
，

不是
去买菜还能干什么

？ ”

我一想
，

点点头
：“

这个容易说得过去
，

可
是你怎么知道人家问你什么呢

？

你可不会听
她的话啊

！ ”

母亲说
：“

那有什么
，

她见我问了
，

怎么

说
，

也应该回问我一句吧
？

她见我从外面进
来

，

我想
，

她应该就是问我回来了吧
。 ”

我一怔
，

接着点头
：“

有道理
。 ”

母亲接着分析
：“

她看了你一眼
，

然后才
说话

，

我就知道她在说你了
。

我这么老
，

你这
么年轻

，

瞎子都会猜你是我儿子吧
？ ”

“

嗯
，

没错
！ ”

“

她问这是不是我的儿子
，

我说是
，

她总
要夸两句的

，

对吧
？

我呢
？

别人夸自己的儿子
，

我心里高兴
，

可嘴上只能那么说
。 ”

我一拍大腿
：“

没错
，

妈
，

你说得太有道理了
！ ”

母亲有点得意
，

继续说道
：“

我见她拿菜
篮的手动了动

，

看样子想要走了
，

就知道她要
说什么

，

就是她要去买菜了
，

回来咱们再聊
。”

我挠了挠头
：“

妈
，

你说的都对
，

可我就是
不明白最后那句

，

你怎么就猜到人家是叫你
去玩呢

？ ”

母亲呵呵一笑
：“

农村人碰面说完话
，

什
么时候都少不了这一句呀

。

本来我想说的
，

她
先说了

，

我就只好先应着了
，

说一定去一定
去

，

其实就是句客气话
。 ”

我对母亲佩服极了
，

本来我还打算跑去
问一问李阿婆

，

她是怎么听懂我母亲的话的
，

可现在一想也不必了
。

至多
，

她就是母亲的另
一个版本而已

。

□

帅
琳

□

帅
琳 人生如零

王太学
，

原是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宣
传部的副部长

，

年届六旬
，

六年前退休
。

有谁
会相信

，

这位生在东北
，

长在东北的汉子
，

会
对出生于四川的文坛大师郭沫若情有独钟

，

并结下了不解之缘
。

多年来
，

他潜心于对郭老
艺术成就的研究

，

并在他的积极努力倡导下
，

成立了抚顺市郭沫若艺术研究会
。

他为传播
、

研究郭沫若艺术
，

培养书法人才巧搭平台
，

倾
注了许多心血与汗水

。

据王太学讲
，

还是在上小学时
，

十来岁的
他就痴迷于郭沫若的文章

、

书法艺术魅力
。

记
得一次

，

他从书店里看到郭沫若的一本书便
爱不释手

，

可又囊中羞涩
，

回来后他就一分一
角的积攒

，

终于攒够了一本书钱
。

从此后
，

无
论年代怎样变化

，

工作几经更换
，

但他对郭沫
若艺术的追求始终不变

。

为了收集有关郭沫若的书籍
，

抚顺市的
书店

、

地摊上
，

留下了王太学无数个身影
。

他
几乎收集到了所有有关郭沫若的书籍

。

他常
常会利用休息时间遍走各地

，

凡是有关郭沫
若的文章

、

书法
、

题字
，

他都一一收集起来
。

一

次
，

他来到吉林省长春市
。

当饭店老板听说他
是为收集郭沫若的书籍

、

题字而来时
，

甚为感
动

，

不仅免费为其提供便利
，

还叫厨师做了几
道可口的饭菜

。

两人对饮
，

滔滔不绝地畅谈郭
沫若的艺术成就

，

真是他乡遇故知啊
。

王太学说
，

郭老的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
的宝贵财富

，

是国之瑰宝
。

虽说他老人家不在
了

，

但艺术是永恒的
，

无限的
，

我们要使之发
扬光大

。

为此
，

在他的积极倡导下
，

抚顺这个
坐落于东北的内地城市于

2007

年
10

月份
，

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郭沫若艺术研究会
。

他经
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类活动

，

进行艺术交流
，

举
办讲座

，

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
、

书法爱好
者的加入

。

该会成立一年多来
，

已相继有近千
人成了会员

，

有本地的
，

也有外地的
；

有军人
，

有学生
，

有工人
，

有干部
，

也有学者
；

有年届八
旬的老者

，

也有稚气未脱的少年
。

王太学经常
撰写各类文章介绍郭沫若艺术成就

，

发表在
报刊杂志上

。

时至今日
，

已出版了
《

走进郭沫
若

》、《

郭沫若行草单字精选
》、《

郭沫若轶事
》、

《

郭沫若题字大观
》

等书籍
。

□

郑
耀
辉

□

郑
耀
辉 王太学的郭沫若情结

那时的吆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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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经典的吆喝怕就是陆游诗中的
“

小楼
一夜听春雨

，

深巷明朝卖杏花
”

了
。

想想真美
，

“

帘外雨潺潺
，

春意阑珊
”，

于唐诗宋词铺设的
幽雅古典的情境中醒来

，

猛不丁听绿杨古巷
里传来一串卖花声

，

仿佛是滴呖呖的鸟啼自
林间飞来

，

心情好得恨不能马上奔下楼去
，

买
得一枝春花放

。

江南的吆喝自然是可以入诗的了
，

就
如同江南的女子

、

江南的园林
、

江南的小吃
，

由不得人不喜欢
。“

糖炒栗子热白果
，

香是香
来糯是糯

。

我的白果颗颗大呀
，

一粒苏州吃
到上海四马路

。”

瞧瞧
，

这白果
（

即银杏
）

真够
馋人的

，

从苏州直吃到上海去了
。 “

笃笃笃
，

卖糖粥
，

三个铜钿一碗粥
，

伲格童年常吃粥
，

吃仔糖粥心满足
。 ”

听
，

那敲着梆子
，

挑着骆
驼担

，

沿街串巷叫卖糖粥的来了
，

小伙伴赶
快拿了蓝花碗买粥去呀

———

多么温馨难忘
的童年回忆

！

如今的苏州观前街广场上还
有卖糖粥的雕塑

，

曾经温暖了一代人的姑苏

风情啊
。

北京也有吆喝
，

是另一种悦耳耐听且余
音绕梁的滋味了

。

在老舍
、

汪曾祺
、

林海音等
描写老北京的小说中

，

包括侯宝林先生的相
声段子里都有的

。

其声高亢嘹亮
，

其韵回味悠
长

，

其调合辙压韵
。

听听这卖西瓜的吆喝
：“

吃
来呗弄一块尝

，

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
；

三
角的牙儿

，

船那么大的块儿
，

冰糖的瓤儿
；

八
月中秋月饼的馅儿

，

芭蕉叶轰不走那蜜蜂在
这儿错搭了窝

；

沙着你的口甜呐
，

俩大子儿一
牙儿

……”

小小的一段唱词紧扣一个
“

甜
”

字
，

有夸张有比喻还有排比
，

听起来不仅毫无饶

舌�嗦之感
，

反觉生动有趣
，

俏皮幽默
。

加之
卖瓜人带着身段的连吆喝带比划

，

北京方言
特有的儿化音

，

九曲十八回的转折之后还能
拉长了腔调

，

翻上俩跟头
，

嘿
！

你还别说
，

京腔
京韵原汁原味的吆喝

，

真是好听
，

好听得不得
了啊

！

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
，

越来越
多的超市

、

大卖场已经替代了过去的沿街叫
卖

，

那些慢条斯理又多姿多彩的吆喝也就成
了明日黄花

，

日渐式微了
。

倒是一些有识之士
还惦记着反映昔日生活的吆喝

，

认为那是人
类的口头智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

，

呼吁着要

传承要抢救
。

并开展了一些活动
，

以期得到更
多人的重视

。

我就是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中听
到了北京的吆喝的

，

甭说
，

那雪梨般嘎嘣脆的
叫卖声从鹤发童颜的老爷子嘴里活泼泼地遛
达出来

，

敞亮
，

清脆
，

余味悠长
，

还真是一绝
，

北京话叫
“

盖了帽
”

了
！

我是喜欢聆听来自民间的吆喝声的
，

在
三月的江南古镇千灯旅游时

，

窄窄长长的水
巷里时不时地听到一两声唱歌似的叫卖声

：

“

啊咿呦
———

嫩头金花菜
，

荠菜枸杞头来
，

咿
唷嗨

……”

仔细一看
，

她们的小篾篓内全是鲜
美天然的野菜

，

而她们的叫卖
，

简直就与那篓

内的野蔬同样的纯净
，

仿佛还滴着清晨的露
珠

，

那一刻我简直疑惑
，

她们就是江南的化
身

，

她们才是最美的江南
。

在我家附近的后街上
，

也还有吆喝
。

不是
儿时听到的换糖修伞补锅箍桶或磨剪子抢菜
刀

，

惯常是叫卖萝卜青菜
，

回收废铜烂铁酒瓶
旧书报纸

，

卖大米卖鸡蛋灌液化气
。

端午前后
便是卖粽箬卖糯米

，

盛夏时候自然是卖西瓜
卖香瓜

，

秋后则是卖玉米卖毛豆
，

腊月又是卖
慈姑卖白菜了

。

谁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
，

我几
乎可以从这吆喝声里感受到时序的更替

。

但
我还是喜欢儿时听到的那些慢节奏的纯朴的
吆喝声

，

从中几乎可以感受到那时人们的从
容与认真

，

进而想起从前简单自足
、

悠然自得
的人与事

。

只是那时的吆喝就像那时的人情
，

更像枝头扑噜噜飞走的鸟儿
，

一闪身就过去
了

。

那有情有调
、

有声有色
、

有滋有味的吆喝
声啊

！

人的思绪承载着大海的娇美与深沉
时而湍急与风飘洒着百态千姿的浪花
时而宁静与沙搭建起平和稳固的世界

人的思绪涌动着小溪的千回与百转
在山川林海中徜徉嬉戏
诉说着雨雪雷电对大地的深情厚谊

人的思绪亲吻着河水的清澈与透爽
掬一捧清凉与甘甜
慰藉那些善良与友爱的心灵

人的思绪辐射着阳光的温暖与和煦
照亮黑暗扫除阴霾
点燃奋起的豪情与多彩的希望

人的思绪寄托着月光的皎洁与相思
穿透夜空牵引苍穹
播撒一个又一个浪漫与神奇的传说

人的思绪积淀起数代地球公民的世纪梦想
催大地吐绿春雨逢时秋果满地
盼子孙万代足食丰衣

人的思绪很清纯很甜美
脱去岁月打磨的印记
像顺意的新娘装扮起华丽的嫁衣

人的思绪历经千锤百炼
老成持重从心所欲
在纷繁的人海中不迷失自己

人的思绪是一种情缘一个梦幻
一端连接遥远的过去
一端托起现实的自己

□

裴
胜
辉

□

裴
胜
辉流动的思绪

□

宾
炜

□

宾
炜 鸡同鸭讲


